
明報特輯部製作

明藝 主編：潘耀明 執行編輯：于浣君 編輯：劉健生 逢星期六出版

心田集

2014 . 01 . 18 星期六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
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支持機構：

一年大掃除時，我被派到一份好差事：清潔
祖先的神枱。我猶豫良久，也推搪不出一個強
壯的藉口。儘管接近新年的空氣裏漂浮着亢
奮，賀歲歌迫不及待地流轉，我還是嘟着嘴，
那歌在恭喜什麼呢？恭喜我要面對跼蹐不安？
我實在理不清平時和爺爺的複雜關係，更無法
表述那種如真似幻的感覺，總不能說爺爺的樣
子很駭人吧！這樣沒規矩的話說出來，那支雞
毛撣子除了掃拂灰塵之外，說不定就要用力親
吻我怕痛的皮膚了。沒有轉圜的餘地，我只好
硬着頭皮和爺爺作最近距離的接觸了。

爺爺生前的種種，在幾個月大的小不點腦海
裏，就是沒有留存半點記憶，任憑媽媽如何絮
絮叨叨提了又提。黑白照裏的他與我想像中的
並不相稱，顯得更年輕，他一頭微長的鬈髮梳
得油亮，像打了蠟一般高高豎立，遠看就像戴
着一頂黑漆漆的帽子；眼睛炯炯有神，所透出
來的目光是白熾的，讓人覺得刺眼。我相信，
他有某種超時空的能力，只要起心動念，他那
深邃的眼神就能透視人的不軌。我閉上眼，耷
拉着腦袋，努力捕捉殘存的記憶，任思緒遊走
迷宮，在浮光微塵的縫隙間前瞻後仰，左撲右

抓，像捕風，像捉影，而它是那麼零碎，模
糊，又飄渺不定。想觸摸爺爺在回憶裏的溫
度，尋獲的卻是幾近恐怖的片段……

幼兒園放學回來，看見神枱前設了席，滿滿
一桌好菜！白切雞靜臥在白皚皚的碟子裏，擺
着一副高雅的姿態，曲項舔着雪白的羽毛，那
恬美的眉目流露着白天鵝的恣意驕橫；一條大
魚穿着絲綢般的緞子，帶着點點青葱為點綴，
細細的薑絲為緞子更添雅致，一點兒不像現在
的貴婦，脖子上掛滿翡翠玉佩只標示着俗氣；
切塊的燒肉絲毫掩飾不了它表層的鬆脆，連着
一層適量的脂肪和幼嫩的瘦肉，僅僅想像一下
那細緻的口感啊，都叫人直流口水……看着狼
吞虎嚥的我，嚇得媽媽尖聲嘶叫： 「你怎麼這
般無禮！這是給祖先吃的！哎呀！壞了壞了，
望老爺不要生氣才好……」於是一把把我從椅
子上拉扯下來，再把我按在地上跪着，嚇得滿
嘴油膩的我瞠目結舌，翹首望着爺爺的照片，
他的眼眸子黑白分明，目光似乎更銳利了，像
在嗔怪我不分尊卑，只聽見媽媽心急如焚地碎
碎念着 「有怪莫怪，小孩子不識世界！」後來
聽媽媽說，我因此而大病了一場，那是爺爺對

我不分尊卑的懲戒……
從此更怕夜裏上廁所。暗紅燈光打在爺爺的

黑白照上，把大廳的古老家具都抹上一層詭譎
的陰影，那被放大扭曲的影子像魑魅在舞爪，
伴隨着留聲機裏重複播放的 「阿彌陀佛」歌，
愈聽卻愈讓人不安，魑魅魍魎會否誤以為這裏
有聯歡會呢？我拼命忍住不去張望，可是又怕
爺爺識破我的心計，怪責我路過卻目中無他，
只好怯生生地踱過。即使自然反應早已把眼睛
調整到不會與他對視的角度，可是不小心的斜
睨，又瞥見爺爺的神情倏忽嚴峻起來，那抿得
緊緊的嘴抿得更緊了，兩眼直勾勾地盯着我，
讓人猝不及防，只想到要擺脫這咄咄逼人的目
光，轉身—— 「咯噹」一聲卻撞到神枱的桌
角，黑白照霎地往下墜，爺爺的目光彷彿化作
了聲音，在空氣中回迴環立體地播放，伴隨着
耳邊縈繞不去的 「阿彌陀佛」歌，我聽到的歌
詞只有四個字—— 「佛都有火」！儘管從大廳
狂奔而出，他的目光卻像緊貼在我背後一般，
銳利的眼神快刺進脊背了！我的心像被一股怪
異的力量壓了一下，驟然變小變扁了，壓得我
透不過氣來，只知胯下傳來一陣涼意……

在快樂不起來的賀歲歌中，我開始清理神
枱。我實在沒有勇氣把雞毛撣子拂到照片上，
愈靠近照片，爺爺的表情愈詭異，好像在告誡
我什麼，讓人怵然驚悚。我把神枱上的灰塵和
茶漬都清洗乾淨，把茶杯上所有的茶垢仔細擦
去，然後抱着烈士的心情面對他。我先在心裏
說明我的行動和用意，再畢恭畢敬地來個九十
度鞠躬，這才小心翼翼地清理。然而，把雞毛
撣子刷到他臉上時，我還微微的發顫，心裏不
停地盤算，如果雞毛逗出了他的噴嚏，我該往
哪兒躲！

●黃燦然
避 雨
創作園地

「人為萬物之靈」，真的嗎？
那要看這句話是誰說的，如果只是人說的，那就未必有道理。假設狗

狗會說話，你猜，這句話會說成什麼樣子？在民主意識高漲的今天，也
許應該集合所有的 「動物」、 「植物」（乃至礦物）大家一起來投票。
我猜，高票當選的一定是 「蟲類」，因為 「蟲口」要比我們的 「人口」
多得多了。搞不好當選的傢伙就是蟑螂呢，當然蚊子的勝算也不小！

好吧，也許我們來改口，說 「人為萬物中的一員」（或者說 「人是
『億物』或 『兆物』中的一個」），說得更真實一點，不妨再加一句注

釋──將來害死地球和萬物的就是他。
所以，所以呢──
所以，我們有空的時候應該多看看我們的 「萬物夥伴」，看看他們

素樸而天真的生活，並且從其中學習人跟 「大自然」之間 「自自然然」
的關係……。不過，這話說來容易，要在生活中抬頭可以見到長頸鹿，
低頭可以發現丹頂鶴，那恐怕要溯着歷史跑回亞當夏娃的伊甸園去才
行。就連二千五百年前的孔子，也沒看過麒麟──哦，不，他看過，他
看過一隻被獵人射死的。他為此氣昏了，連大作《春秋》也不肯再寫下
去。

自從有了都市之後，動物和植物都跟人類劃清界線，連普普通通的小
狐狸、小兔子、小飛鼠都不再在我們生活裏出現了。如果要看到鯽魚，
可以，牠在餐桌上的餐盤裏躺着。想想，成語裏說 「多如過江之鯽」，
就是說此魚多得不得了，但如今的小孩卻一條也沒見過──我是說，在
河裏。

動物園，就是這時候發明的一項罪惡，但怎麼辦呢？如果沒有這項罪
惡，我們恐怕終生都看不到我們老祖先一向看到的老朋友，我們內心深
處是會悲傷的啊！

所以，我們把大象關起來，把蟒蛇關起來，把孔雀關起來，連大大的
鯨魚也一起關起來……

每次，走入動物園，我都會從心裏道歉：
「對不起，對不起，請饒恕我們人類……」

我有點口齒不清了，因為自覺理虧，但台北動物園還算好，因為他們
常收撿落難的動物。有次有隻小穿山甲從南港二○二兵工廠跑出來，迷
了路，他們為牠養好了傷，放回市郊的淺山區。

動物園讓我們學會許多知識，並且懂得要付出該有的溫柔。有位蒙古
籍的詩人尼瑪來台後，回去北京很興奮地跟大家形容台灣，說：

「台灣人真好心，他們居然叫一隻大象做爺爺……」
林旺，那隻大象，牠何止是爺爺，從一九一七到二〇〇三年，牠總共

活了八十六歲，牠是三四代人共同的記憶，牠是我們的曾爺呢！牠來自
緬甸，跟國軍共同參加過艱困的抗日戰爭，等於是個辛苦的運輸兵，原
來，牠也是一員 「老兵」，哎呀，牠跟我們之間的故事長着哪！牠當年
渡海來台，可不是一件小事啊！

啊，我真希望有一個動物園節，在那一天，我們請眾動物離開籠子，
到園中散步，在那一天，我們請各種人類坐在籠中供動物觀看，白的、
黑的、黃的、紅的、裹着小腳的（如果當今還有這種人活着的話）、被
銅環拉高脖子的、紋身的、老的、小的、長出六個指頭的……。唉，你
會嫌我的想法詭異嗎？

人於他人要常存感激心和疚負感，這樣才會去善待別人，對動物，也
當如此。要知道，牠們是上天注定要和我們一起好好承受天恩地惠的夥
伴啊！

（本欄由林青霞、金聖華、張曉風、鄭培凱輪流撰寫。）

「人為萬物之靈」 ，真的嗎？
●張曉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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爺爺的目光
●黃子珊

創作點評

幽默可愛的文字，充滿童趣和

反省。這樣的散文來自生活，

也讓生活看來更豐富可觀。

●胡燕青點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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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荒誕的世界，文學何為？」這個問題又派生出
另一個問題：既然現實世界充滿荒誕故事，或者說，到
處是 「荒誕」，到處是 「顛倒夢想」，那麼，如實地描
寫這個世界不就可以了嗎？老現實主義方法，老自然主
義方法，不就夠用了嗎？關於這個問題，我又做了兩點
思考：

一、面對荒誕世界，寫實傳統確實不可輕易放棄。寶刀不老，寫實永遠不會過時。目前我
們所讀到閻連科的《炸裂誌》、賈平凹的《古爐》和《帶燈》、余華的《第七天》，都可以
說是 「殘酷的寫實」（王安憶語），即揚棄機械反映論和任何 「主義」前提的寫實。然而，
他們又不是停留在現實主義傳統寫法中。老現實主義的缺點是容易使作品淹沒在日常生活的
細節之中，缺少穿透力和提升力。閻連科主張從現實主義進入 「神實主義」，被我理解為應
從 「表真實」進入 「裏真實」（內真實），然後又進入 「核真實」即 「神真實」，也就是在
對生活表像進行透視之後硬是拷問出表象背後世界的真諦。

我擔心的是，面對荒誕世界，正直的作家難免要義憤填膺，要仗義執言。但我仍然堅持
說，文學不可把 「社會批判」作為創作的出發點，或者說，文學不可以停留在譴責、批判、
暴露的水準上。因為這樣的文學將失之膚淺，（凡只知政治判斷和道德判斷而未進入人性深
處，都勢必落入膚淺。）所以文學還是要從 「荒誕世界」中跳出（即超越）。跳出不是閉上
眼睛，而是睜大眼睛加以透視（鏡子不夠用，需要透視鏡）。《金剛經》所說的天眼、法
眼、佛眼、慧眼，就是透視之眼。只有這樣， 「荒誕」二字才成為審美的大範疇，而不是世
俗概念（世俗社會的吵吵鬧鬧，稀奇古怪不屬 「荒誕」）。

二、二十世紀西方的荒誕文學，其成就不可否認。但這種文學在揭示世界的荒誕時，多數
缺少古典文學（如雨果、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曹雪芹等）的那種 「精神層面」。這
種精神層面，不一定是宗教信仰，但有宗教情懷，或者說，有含蓄於作品中的心靈意蘊。我
讀高行健的《靈山》，就覺得他雖有濃厚的現代主義氣息，但仍保留明亮的精神層面。王安
憶分析張承志的《心靈史》與張煒的《九月寓言》，就特別注重心靈層面。無論如何，心靈
是文學的第一要素，它可以構築溫馨和光明的心靈世界。因此，面對荒誕世界時，文學如何
展示精神層面，又成為一個真問題。而如何評價缺少精神層面即不提供社會藥方和救贖意義
的文學類型，也是一個大問題。

「面對荒誕的世界，文學何為？」我的最後一點回答：面對荒誕的世界，文學比政治學、
歷史學、社會學、新聞學等更獨到的是，文學不僅可以面對客觀的荒誕世界，而且可以面對
荒誕的自我。自我具有 「惡」的無限可能性。作家的自我也往往一片混沌而不知不覺。這個
時候，作家的 「自救」意識可能比 「救世」意識更清醒。自救不是自娛，而是自知、自省與
自度，即對荒誕之我有一種真誠與深刻的認知。認識荒誕的自我有益於更深刻地認識荒誕的
世界。未能正視渾濁的自我卻以 「救世主」和 「社會正義」的化身自居，將導致另一種荒
誕，至少是一種盲目的、缺少清醒意識的浪漫。

（研討會在二○一三年十月十日於香港科技大學召開。本文為劉再復教授此次研討會發言
提綱的續篇。前篇於二○一四年一月四日《明藝》第一期刊載。）

●劉再復

人文思考

「三育」圖書公司車老闆的哥哥老車，三十年代是上海 「北
新」書局的職員，常因出版事宜跟魯迅打交道。人人都對老車能
親炙魯迅艷羨不已，惟獨一提魯迅老頭的名字，老車就愁眉深
鎖，長嗟短歎。

車老闆為我敍述這件事時，聽得我一頭霧水，能為大文豪魯迅
服務，那是何等光榮的事呀，一般人求之不得哩！車老闆看到我
的疑惑，吁了口氣，慢慢道出原委。原來魯迅性急，脾氣不好，
他的稿子一交到 「北新」排印，就要收版稅，版稅高而多， 「北
新」李小峰老闆偶爾周轉不靈，拖延一時，魯迅的電話就打來，
第一句便是 「我的稿費何時送來？」接電話的是老車，一要安撫
魯迅，二要為李老闆擋架，左右難做人，怎會開懷！原來先收版
稅，乃魯迅首創，倪匡只是追隨驥尾！

出門才走了五十米，褲腳已濕透，
連皮鞋和襪子也好像開始浸水，
我便退入一家烟果店等待，希望
這場暴雨會像一般暴雨那樣很快結束。
我那一絲兒，只是一絲兒，不耐煩，被
我對很久以前遭遇的一場相似的暴雨的回憶
抵銷了，因為哪怕是痛苦的回憶，
現在也已平靜了，何況那只是一場
帶來小小不方便的暴雨，所以
眼前的相似性反而勾起我一絲兒愉悅，
並且因為只是一絲兒而更加愉悅；

而在我可以離去的時候
仍使我不想離去的，是我身後
也站着一個進來避雨的女人
──我不知道她的樣貌，只知道她的存在，
意識到她的氣息，意識到
兩個陌生人，兩個性別，為了一個共同目標
而難得地站在一起……

──談談人類和動物之間的倫理

魯迅追稿費
●沈西城

文人軼事

Source:

http://mingpaomonthly.com/%e3%80%8a%e6%98%8e%e8%97%9d%e3%80%8b%e9%9b%bb%e5%ad%90%e7%89%
88%e3%80%80%e7%ac%ac%e4%b8%89%e6%9c%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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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中（節選）
●郭寶婷

人物

邵逸夫仙逝，想起了一句古語 「人生如白駒過
隙」。此刻才體會到這句話的含義。寄居在縫隙
裏的時日，無論長短與成敗，都只是一瞬間的
事。這半年內，我兩位偶像相繼離世，一位是藝
術大師趙無極，一位是影壇大亨邵逸夫。他們都
是我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相識的傑出人物。無獨有
偶的是，他們都在 「認知上出了問題」的情況下
安詳地離世。他們留給後人的除了財富，還有世
人用之不盡的文化遺產。

我從事藝術，因此趙無極是我景仰的藝術大師。
也是我最真摯的朋友。我也曾從事演藝，但我與邵
逸夫只是雇主與雇員的關係。我習慣稱他做老闆而
不稱他六叔。我由好友方逸華引薦加入一九六一年
剛成立的邵氏兄弟公司為基本演員，算是第一批合
約演員。合約長達八年，那是我全部的青春年華，
卻在無聲無息中浪費了。邵氏公司人事複雜，我在
公司一事無成，主要原因是不善處理人際關係。記
得那時方逸華對我說： 「老闆說你這個人沒有腦子。」
那就是意味着說我不懂得向上爬。老闆叫我要經常
到宣傳部走走，讓他們記得，我怕麻煩，就很少露
面，因此我在邵氏的成績也乏善可陳。除了作幕後

代唱之外，只拍過一部《小雲雀》。我對拍電影也
沒寄予厚望，因為早已志不在此。在無聲中度過了
八年悠長的歲月，約滿後即轉向藝術發展至今。如
今我已步入晚年，但精神生活卻是比以前飽滿得多。
我從毫無意義的璀璨歸於恬然自若的平淡，終於找
到屬於自己的人生。回望那段在邵氏的歲月，雖然
一事無成，但我對老闆是有感情的，我們相處得很
好。他雖然是大老闆，卻平易近人，除了有時他特

別召見談公事外，我們平日相處的時間很多，我們
談話投機，完全沒有隔閡。他有過人的精力，是個
工作狂，無論大小事都親力親為。除了日理萬機，
還經常在影城各廠各部門巡視，與員工打成一片，
因為他知道要靠這些人的耕耘，才有眼下的收穫。
因此他很體貼員工，也關懷朋友。他真正投入和滿
足自己一手創辦出來的偉績，享受着豐收的果實。

邵逸夫一生擁有太多，上天也賦予他出奇的長
壽，但你以為人生真有十全的事嗎？邵先生也有
不足之處，他雖然擁有一切，卻缺少一點與子女
共敍天倫的樂趣，他與子女長期分隔，很少見
面，因為他把全部精神都專注在事業上，與子女
變得疏離了。有一次我在新加坡與邵維銘（邵逸
夫長子）見面，那時他的生母（六嬸）過世已多
年，他對我說： 「我很掛念父親，他很寂寞，很
可憐，你可以多點陪他談談話嗎？」我叫他不用
擔心，他有方逸華陪伴，不會寂寞的。不久就知
道他們在美國註冊結婚了。

邵先生一生輝煌璀璨，到頭來也只剩骨灰一把
化作輕烟。我沒有曠達的生死觀，眼看繁華過
盡，花開花落，總不免感慨萬千。此時想到邵老

闆生前鍾愛的電影《不了情》裏的插曲《夢》，
那絕好的歌詞寫道： 「人說人生如夢，我說夢如
人生。短短的一霎，有聚合有離分；匆匆的一
場，有蒼老，有青春。深宵的光明，清早的陰
沉，地獄裏的天使，天堂上的幽魂，當你從夢中
醒覺，你已走完了人生。」

明知人生如夢，可是我們都仍沉湎在夢中。

繁華如夢
●顧 媚

大道中夜色正好，馬路對面有一幅巨幅時裝廣告，金髮碧眼的超
級模特正用火辣辣的眼神看着我。放慢了咀嚼三明治的速度，心中
有些朦朧的感覺迴蕩着，覺得這樣一下子，真的是好多年，這一切
卻又過去得這麼快，如今眼前的一切都是不同的了。電車叮叮噹噹
地開過去，帶着浮光掠影穿過銀行總部大樓林立的大道，掠過紅棉
樹梢的火紅花朵，穿越歐式教堂的十字架尖頂、高級會所的玻璃窗
和植物公園，飛向半山和山頂的富人區。從下至上仰望，綠蔭中溫
暖的燈火星星點點，高高低低的建築物層次分明，每棟建築都有她
所經歷過的歷史，每盞燈火背後的人也有他所經歷的故事。我的眼
睛濕潤了，因為想起了自己這不起眼的故事。

彷彿是混出頭了，親戚朋友都知道我來香港讀書，託我買各種化
妝品和電子產品。當他們聽說我來大道中工作，以為我是一名準金
融精英，覺得我長大了，本事了，是不同層次的人了。我卻只能兀
自搖搖頭，覺得有些可笑。看啊，事實上，在大道中的我是這樣孑
然一身，甚至都無法坐下來仔細地享受一頓晚餐。我只有二十歲，
我所關心所想的任何事情都和這條大道無關——我會想最近讀完的
書，看過的電影，藝術中心的展覽，藝術節的話劇；我會想，下個
學期選什麼課，果然還是選自己喜歡的而不是提高GPA的；我的包
裏永遠放着一台膠捲相機，想記錄下生活的每一面……而這條大
道，它是關於金錢的。即使是我最喜歡的工作領域，它也是關於金
錢的，只是關於金錢的。

似乎有些苦澀，皇后大道，就像很多年前那個機關大院，如一座
大山一樣擺在我面前，向我展示着一個高大的、富麗堂皇的，卻不
屬於我的世界。她讓長大後的我開始瞭解到 「階層」這個詞彙冰冷
無情的意味，它意味着有人可以隨意進出大院、炫耀自己的父母和
最近的旅行，有人只能哭着問爸爸媽媽， 「為什麼你們從沒走出這
個城市這個國家，使得我也沒有像別人一樣的經歷？」它意味着有
人每天的午餐是五十元一份的有機田園沙律，也有些人的慰藉，是
小巷裏的一碗鴛鴦河粉。

這種感受，每天都在上演，大抵只有曾作為大道的過客，曾欣賞
過它的熱鬧和奢華，才會更加明顯。人人都在追逐，我也似是而非
地跟着追逐，追到了，卻發現不是自己想要的。更可怕的是，在追
逐的過程中，我變成了自己所不喜歡、不想成為的那種人，於是渴
望去改變，卻又掉落在現實與理想的夾縫裏。但也就是意識到這些
的那一刻，我知道自己同以前不同了。彷彿掙脫了曾經的自卑、掙
扎以及抱怨，我想扎扎實實地去做些什麼，我感到心中是真的有些
什麼在流動着。這本是珍貴的。

暑假的最後一天，我離開了大道中。
回到宿舍，從抽屜裏拿出裝着人民幣的信封，離家之前媽媽給

的，是學費。每天都在關注銀行匯率，發現差不多是最高的一天，
拿去銀行兌換成港幣，然後交學費。數錢的時候看到那一張張紅色
的一百元紙幣上，不少都帶着小學生的字迹寫着名字。我開始想像
這些錢是怎樣從交學費的小學生手裏，進入銀行或是提款機，然後
又被媽媽取了出來。這麼多錢，媽媽從銀行拿回來的時候又是怎樣
的沉甸甸。

交完學費，去了全城最大最高級的購物廣場逛街。試了兩雙超過
兩千元的高跟鞋，逛了連卡佛的化妝品區，但可知，我最終什麼都
沒有買，自然也是買不起的。又逛了逛其他店，邊逛邊想，以後掙
了錢，能在這裏給父母買幾件東西也是好的。但忽然又想到今年因
為工作，在家的時間寥寥無幾。也許多回家一些，多陪陪他們，才
是更重要的吧。

走出商場時，在車站等巴士。各種車輛沒有間歇地一輛一輛駛過
去，大巴、小巴，停了又走，留下一團又一團熱烘烘的尾氣，使我
微微出了些汗。照日子來看，應當要入秋了，但這座城還抓着夏天
的尾巴沒有放開。等了好一會，要坐的那輛小巴終於來了，湊上
去，司機卻隔着玻璃對我不停地左右擺手，意思讓我不要上車。原
來是我走錯了站。他的手擺得很誇張，似乎是由於隔着玻璃無法跟
我說話，所以故意要把手勢做得幅度大一些，好讓我看見。於是我

退回來幾步，司機立刻不再理我，扭過頭去，那輛小巴 「嗖」地一
下就開走了。那一串擺手，彷彿二十年來一連串命運對我的拒絕，
讓我心裏好涼。

這時候，耳機裏傳來周迅的《外面》：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我出去會不會失敗
外面的世界特別慷慨
闖出去我就可以活過來
留在這裏我看不到現在
我要出去尋找我的未來
下定了決心改變日子真難捱
吹熄了蠟燭願望就是離開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我出去會變得可愛
外面的機會來得很快
我一定找到自己的存在
一離開頭也不轉不回來
我離開永遠都不再回來

我怔了一下，忽然眼眶濕了。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經踏進了
「外面的世界」，儘管我總想着，還是小心翼翼地住在象牙塔裏

吧，但不知不覺，就這樣從象牙塔裏走了出來。我不知道未來會是
怎樣的，但我想我依舊是幸運的。環顧了周圍的路，迅速思索能夠
回宿舍的路線。我朝着總站走去，不想再錯過下一班車。

（ 「華文獎」 網址：www.literary.arts.cuhk.edu.hk）

創作點評

點評
書訊

《文學．香港——30位作家的香港素描》

羅國洪 陳德錦 主編
匯智出版有限公司
2013年12月

本書為匯智出版成立十五周年的紀
念文集，以 「香港」為主題，邀請了
三十位紮根香港的作家各撰一文，抒
寫對香港的感覺和印象，為本土今昔
留下一幅幅文字素描。

《一本讀懂中國文學史》

潘步釗 著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13年11月

本書作者潘步釗為裘錦秋中學校長，對中
國語文、文學教育有着深厚經驗。他為了補
充現時公開考試不考文學史的不足而編寫此
書，嘗試以深入淺出的介紹，讓學生了解最
基礎的中國文學史，從而了解中國文化。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
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明報特輯部製作

編按：
為推動青年文學發展，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於二○○○年創辦第一屆 「新紀元全球華文

青年文學獎」 （ 「華文獎」 ）。二○一三年舉辦的第五屆 「華文獎」 ，參賽者來自世界各
地二百二十多所大專院校，包括中國內地、台灣、香港、澳門、新加坡、馬來西亞、美
國、英國和荷蘭等，呈現了全球華文青年創作的豐富面貌，促進跨地域文學交流。本文榮
獲第五屆 「華文獎」 散文組亞軍，得獎者郭寶婷就讀於香港理工大學英文系。作品由中文
大學提供予本版優先刊登。

●余光中
大陸生來港，保證金十二萬港元，家人辛苦所

湊。大道中之小人物，孤獨而知足，哀悉自遣。

●毛尖
文字予人熱情之感。

●劉紹銘
文從字順，筆觸感人。

支持機構：

▲顧媚與邵逸夫相識逾半個世紀 （作者提供）

▲作者年輕時與邵逸夫的合照 （作者提供）

▲獲獎者郭寶婷於頒獎典禮上
發表感言

▲二○一三年十二月十四日第五屆 「華文獎」 頒獎典禮上，一眾嘉賓、評判與獲獎者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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